莫言诺奖演说:忆母亲开头,讲述童年之"最"


12月9日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中国作家莫言(左)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文学讲座。

　　莫言将于10日在斯德哥尔摩的聚光灯下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。至于领奖时穿什么服装?莫言随行好友告诉记者，他或许更倾向“入乡随俗”，到时穿燕尾服。

　　11年前，莫言与朋友访问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时，朋友开玩笑地说希望莫言有朝一日能来这里领奖。11年后玩笑成真，莫言终于以获奖者的身份站在领奖台上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　　斯德哥尔摩大学
　　着黑西装登场，开场朗读小说《狼》
　　北京时间9日晚9点，莫言赴瑞典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，进行为期一个半小时的演讲。与莫言一起出现在现场的著名学者，包括马悦然和罗多弼教授。

　　着黑西装、扎蓝领带上场
　　首先，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卡尔·布雷莫致欢迎辞。随后，着黑色西装、扎着蓝色领带的莫言上场，开始朗读自己的作品——短篇小说《狼》。著名演员约翰·拉贝尤斯现场也用瑞典文朗读了莫言的这篇作品。

　　谈“历史为什么重要”
　　在被问及“历史为什么重要”的问题时，莫言巧妙地回答称，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中，所谓的现实马上会变成历史。“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”。莫言透露说，自己在写小说时会忘记写的是历史还是现实。后来他才知道，他的小说既有历史又有现实，是两者的融合。

　　《红楼梦》越解释越糊涂
　　谈及“如果读者不了解自己所写的作品的思想时，会不会失望”的问题，莫言表示：读者不一样，我对读者表示尊重，即使曲解也是可以原谅的。而且优秀作品总会被曲解，只有主题明确简单的小说才不会被曲解。“中国有部《红楼梦》，中国人一直在解释，越解释越糊涂。所以高明的小说家会把思想藏在故事里，把精力放在人物上，让人物自己表达，所以有的小说充满悖论。以后我还要创作这样的小说。”

　　瑞典学院
　　忆母亲开头，讲述童年之“最”
　　北京时间8日凌晨，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主题为《讲故事的人》的文学演讲，约200名听众倾听了莫言的故事。

　　莫言先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与母亲的故事，他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、最痛苦的一件事、最深刻的一件事和最后悔的一件事。母亲是莫言最初的故事听众，现在他远赴瑞典领奖，站在异国他乡的演讲台上，最想念的人是母亲，但很遗憾无法分享领奖的光荣。

　　记忆最早的一件事

　　提着家里唯一的一个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。

　　因为饥饿无力，失手将热水瓶打碎，我吓得要命，钻进草垛，一天没敢出来。傍晚的时候，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。我从草垛里钻出来，以为会受到打骂，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，只是抚摸着我的头，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。

　　最痛苦的一件事

　　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。

　　看守麦田的人来了，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，我母亲是小脚，跑不快，被捉住，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。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。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，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我母亲嘴角流血，坐在地上，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。多年之后，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在集市上与我相逢，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，母亲拉住了我，平静地对我说：“儿子，那个打我的人，与这个老人，并不是一个人。”

　　最深刻的一件事

　　一个中秋节的中午，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，每人只有一碗。

　　正当我们吃饺子时，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。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，他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你们吃饺子，却让我吃红薯干，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?”我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，一人一小碗，连半饱都吃不了!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滚!”母亲训斥了我，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，倒进老人碗里。

　　最后悔的一件事

　　跟着母亲去卖白菜，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。

　　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。当我放学回家时，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。母亲并没有骂我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儿子，你让娘丢了脸。”

　　花絮
　　莫言被问“你幸福吗”

　　幽默反问：你是央视的吗

　　在9日活动最后，一位身穿白衣的男生站起来提问，莫言老师你幸福吗?幸福的源泉是什么?莫言被这个问题逗乐了。他反问：“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?”随后，莫言说：“我起码今天很幸福，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。”

　　莫言创作观
　　1、20多年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。

　　2、作家影响作家根本在灵魂深处的相似。

　　3、创作必须和个人经验相结合。

　　4、小说家写作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。

　　解读
　　莫言文学馆馆长：

　　莫言演讲很个性也很智慧

　　莫言文学馆馆长、莫言研究会秘书长毛维杰认为，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，以“讲故事的人”为题，以其一贯风格，向全世界讲述了他的中国故事。他告诉记者，莫言的这篇演讲很个性，也很智慧。他的智慧在于，特别强调童年记忆、乡土亲情对他的滋养，其实这就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。文学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之根、民族之根、历史之根和社会之根。莫言把这个表达得很充分、很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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